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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商周时期的仿生型酒器中具有形态与文化特殊性的“鸟”形象酒器为研究对象，研究其

仿生构形之“理”与文化意蕴之“情”的设计特征，以探究先秦仿生造物情理相融的设计巧思以及其造

物路径对现代设计的启示。方法 在器物溯源的基础上，根据鸟形酒器的图片和数据信息，以设计学视

角对酒器仿生造型中的器身构造、视觉符号等特征开展研究。主要分析器物中鸟形与酒器结构、功能的

融合形式，以及鸟形态视觉特征与酒器审美文化内涵的关联两个层面的设计要素。结论 总结商周鸟形

酒器由情入理的设计路径，将其沿用在现代动物形酒器的设计语境中，提出“自然元素的升级”“文化

语境的融入”“情理和谐统一的设计路径”三点转变因素，完善并构建现代动物形酒器情理相融的设计

传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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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and 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Bird-shaped Wine  

Vessel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WANG Yu-Chen, WEI Jie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morp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culiarities of the “bird-shaped” image wine vessels of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onic form of “reason” and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emotion” ar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sign ingenu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reason in the bi-

onic creations of the pre-Qin Dynasty and the inspiration of their creation paths to modern design. On the basis of the ori-

gin of the utensils, according to the pictures and data information of the bird-shaped wine vesse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dy structure and visual symbols in the bionic modeling of the wine vessels we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

sign. The two main design elements analyzed are the integration form of bird-shape and wine vessel structure, and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sual characteristics of birds and the aesthetic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wine vessels. The design 

path of bird-shaped vessel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was summed up and used in the design context of modern ani-

mal-shaped wine vessels. Three transformation factor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upgrading of natural elements”, “inte-

gration of cultural context” and “design path of harmony of emotion and reason”, so as to perfect and construct the design 

inheritance method of modern animal-shaped wine vessels. 

KEY WORDS: bird-shaped wine vessels; bionics;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 and reason; design path 

古代朴素的造物智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其核心是被概括为“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1]。古代

仿生造物，正是发轫于造物者对人们所栖居的自然环

境中动植物之“象”的观察与学习。酒器是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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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酒文化的重要组成和符号载体，文章选择动物仿

生形态中极具时代价值的鸟形酒器，以传统造物设计

的情、理二元[2]为视角，开展对先秦仿生造物思想的

探究。现有对先秦时期仿生酒器的研究集中在考古学

领域，对仿生设计造物理念的研究成果很少，也缺乏

针对鸟形酒器的设计研究。本文意在探究其仿生形态

背后丰富的实用巧思与审美文化意境，并寻找古今酒

器设计的连接点。这是对先秦造物文化研究的“见微

知著”，也为现代仿生酒器设计提供形式与实用性、

审美与文化性、继承与创新性的新思路。 

1  商周鸟形酒器的设计溯源 

1.1  产生背景 

鸟类独特的形体特征与飞翔能力深受蒙昧时期

人们的崇拜和向往，这使得鸾鸟题材在古代造物中成

为一类深远的意向。造物文化发轫之初的先秦时期，

鸟的文化属性逐渐成形：主观角度，商周时期鸟形象

具有图腾符号的象征。鸟在这个时期寄托了人民对先

祖和神的猜想，文献中有《诗·商颂·玄鸟》：“天命

玄鸟，降而生商”；又有《国语·周语上》云：“周之

兴也，鴛鷥鸣于岐山”，皆描绘了此时的鸟被赋予的

神性。客观角度，鸟类的习性启发了先民对自然规律

的判断，促进了粮食耕作，鸟文化与饮食文化就此密

不可分[3]。鸟文化的积淀使鸟形象在饮食器具中成为

常见的装饰造型元素，鸟形酒器也在鸟文化与饮食文

化的碰撞中脱颖而出，是古人在劳动中追求和创造美

的结果[4]。 
 

自商代开始，随着经济和农业迅速发展，酿造技

术进步，酒得以发展。商周是古代礼乐文化由严肃庄

重走向自由松动最关键的变化时期，此时被视为粮食

之魂的“酒”与“礼”始终紧密相连，饮酒场合自然

成为了上层阶级祭祀、宴飨、婚丧等文化活动中至关

重要的一环。而代表信仰崇拜和吉祥美寓的鸟形酒

器，作为酒礼的承载，成为了形制多样的经典器具，

随着青铜器皿的繁盛到漆器的兴起，经久不衰。 

1.2  形制分类与演变 

经过对考古资料、文物图集以及国内外展馆网站

中的器物资料进行溯源，可知商周鸟形酒器主要具有

容酒与饮酒的功能，以青铜材质为主，春秋战国时期

出现漆质等新材质。其按照形制的基本分类大致有鸟

形尊、鸟形卣、鸟形盉、鸟形杯（勺）4 类，将各类

器物中的典型器按历时性特征罗列，商周鸟形酒器的

器形分类与演变见表 1。观察其中不同类型器的仿生

造物形式能够看出：商代鸟形尊、卣中鸟的装饰性意

味很强，作为青铜容器主要用于大型仪式中酒的存

储；西周时期出现带有流口、用于调和酒水浓淡的饮

酒器鸟形盉，此后鸟尊也开始出现流口，改变单一的

容酒功能具有了饮器的特征。迈入春秋战国时期，典

型礼器卣渐渐消失，新出现的鸟形杯中的鸟形附着于

器物原本的几何形态，材质也变得多样，体现出更强

的日常实用性。 

2  鸟形酒器的设计之理：形与器的共生之巧 

设计的情理二元，简单来说包括了与制造工艺、 

表 1  商周鸟形酒器的器形分类与演变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bird-shaped wine vessel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商代晚期 西周 春秋战国 

         鸟形尊 
妇好 

鸮尊 
鸮尊 鸮尊 鸮尊 鸮尊 守宫鸟尊 晋侯鸟尊 鸳鸯尊 鸭尊 赵卿鸟尊 鸭形尊 鹅尊 子乍弄鸟尊

   
鸟形盉 无 

鸟形盉 鸭形盉 鸟形盉 鸟兽形盉 

    
鸟形卣 

鸮形卣 鸮形卣 鸮形卣 鸮形卣 葡贝鸮卣 大保鸟形卣

无 

  
鸟形杯 无 

鸟形勺 鸟形勺 鸟形勺 
彩绘凤鸟

双连杯

鸟形漆

木匜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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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功用相关的“理元”，以及与用户自身情感、文

化相关的“情元”[5]。其中的“理”，在造物的角度

主要是指客观原则与规范，是衡量器物制造技术、工

艺、与形制等是否满足适用标准的准则。商周时期，

造物技术工艺发展程度不高，动物形器主要集中在上

层阶级使用的青铜器和少量漆器中，文中主要从狭义

的仿生构形特征的角度出发，分析器物设计的理性特

征。商周鸟形酒器的器理特征考量，在于能否达到“器

物适用形式”与“鸟形体结构”间的平衡点，让“形

象”与“器用”巧妙融合。 

2.1  酒器整体构形之巧 

2.1.1  鸟体与容酒结构的共生 

自然百科中对鸟类有“流线型外廓，纺锤形体型”

的描述，即头尾小、腹大的造型形态，这一特征运用

于容器设计中，适宜又巧妙。生物原型见图 1。以整

体仿生形式来看，鸟形酒器中以商代鸟形尊、卣为代

表的酒器呈现完整的鸟形——选择自然中的猛禽鸮

鸟和水鸟野鸭的生物原型与器物对比，麻鸭的生物原

型与鸭形尊见图 1a，草鸮的生物原型与鸮尊、鸮卣

见图 1b。这类鸟形酒器以纺锤形体的圆腹为容纳结

构，以鸟腹至颈部的形态为盛酒空间。这类酒器仿生

形式简单，直接通过以“器”入“形”的方式呈现，

依靠自然鸟类天然的生理造型实现功能的合理性。 

鸟形酒器中另一类仿生形式则体现出了鸟形态

与器物原始造型的加法形式。鸟形酒器器形分析见图

2。鸳鸯尊的器形分析见图 2a，其敞口的造型融入了

商代青铜酒器圆腹尊的器形结构，将器腹与鸟腹融 

 

合，虽在鸟的视觉整体性中略有不足，却大大增加了

实用储存空间。鸭形盉的器形分析见图 2b，春秋战

国时期鸟形杯的器形分析见图 2c，均有将鸟形融入

原始器构造特征的现象，由各图右侧的轮廓分析可见

造物者对器的实用造型与鸟形态结合的思考，体现了

古人最初的造型文法意识[6]。此时的“形”与“器”

开始相互约制、共存。 

2.1.2  鸟体与稳定结构的共生 

为了使鸟形与酒器功能结构更好地融合，器物需

要良好的平衡结构来确保使用的稳定性。鸟形器中除

鸟形杯隐去鸟足、以圆盘形底座实现稳定以外，其余

均采用支点平衡的形式。支撑结构见图 3。造物者在

观察鸟类依靠尾部维持站立平衡的生理特征的基础

上，运用鸟尾的形态制造双足与尾的三点支撑结构，

鸟尾与足构成的三点支撑结构见图 3a，鸟形尊常利

用这种形式。也有部分酒器使用增加支柱的形式保证

酒器的稳定，以此方式保证三至四个支点的平衡，增

加支柱方式构成的支撑结构见图 3b。 

鹅形尊酒器见图 4。至春秋战国时期，以鹅尊[7]

为例的酒器呈现出了新的稳定方式，战国鹅形尊见图

4a。以鸭科禽鸟为主题的酒器以其脚蹼偏大的特征来

增加器底与平面的接触面积，并通过对禽类动态形的

模拟，构造伸长的颈部与延伸的尾部。根据力的平衡

原理，当酒器向前或后产生倾斜时，宽厚的脚掌限制

了旋转的产生，赋予酒器反方向的支持力以平衡重

力，从而加强其稳定性。鹅形尊侧视图示意见图 4b，

这样的形式一改西周以来尾部落地或附加支柱的器

足稳定形式，使器物造型风格更加贴合自然。 

 
 

图 1  生物原型 
Fig.1  Biological archetype 

 

 
 

图 2  鸟形酒器器形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bird-shaped wine vessels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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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支撑结构 
Fig.3  Supporting structure 

 

 
 

 

图 4  鹅形尊酒器 
Fig.4  Goose-shaped zun wine vessel 

 

2.2  酒器局部构形之巧 

2.2.1  鸟首与器流的共生 

商至西周时期，青铜鸟形酒器作为上层专属，主

要作为大型仪式中的储酒器使用。西周以后，随着社

会形态的变化，鸟形酒器愈加趋于实用的特征从酒器

“饮”的功能中体现出来。饮酒器中“流”的作用是

引流与断水，同时控制液体流量，防止多余的液体在

倾倒时溢出[8]，因此常为长颈、圆柱形。器流的出现

使原本仅作为容酒器的鸟形器具有了斟倒、出水的饮

用功能。根据表 1，这类酒器“流”的形式主要有周

代盉中的管状流与西周以后颇为常见鸟首流。其中的

鸟首形流，是鸟形与酒器的功能结构相融合的重要

部件。 

鸟首形流构造见图 5。鸟颈至头部的结构与流的

构造需求相匹配，鹰喙与鸟首形流的形态对比见图

5a，其外形鹰喙部的形态与出水结构融合，同时器流

利用上下喙的开合结构设计成自动的出水机关，自动

开合结构鸟首流的构造示意见图 5b，静置具有防尘、

防虫的功能。酒器倾斜时，液体冲击上盖使合叶打开、

顺着下喙部的引流弧徐徐出水，在加大器身角度时出

水量随之变大。这样的器流能封闭酒器防止漏液，也 
 

可以更好地控制流速，增添“细水长流”的饮酒仪

式感。 

2.2.2  鸟尾、鸟翼与把持部件的共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鸟形杯（勺）是鸟仿生酒器中新

出现的饮酒器，此时器物中的鸟形是长尾的雀鸟。这

类象形酒器趋于日用的造型更多地服务于实用功能，

薛国故城出土鸟形杯见图 6，在鸟身即圆形高足杯身

的基础上，将雀尾的特征与杯（勺）柄部结合，将翅

的特征与器双耳结合。其把持部件处尾、翼的形态与

鸟首的圆雕装饰结构呼应，诠释出完整的飞鸟形象。

这类鸟形杯的构形方式一直延续到五代、唐宋时期的

陶瓷、金银鸟形酒器中，深为食者酒客所喜。 

在商周鸟形酒器中，鸟“形”与酒“器”的仿生

关系经历了由器入形的基础仿生形式，到形与器相互

依存的状态，体现出造物理念的进步。这种融合巧思

分别来源于古人对自然的观察与创造：一方面是先人

对自然特征的直接拟用，如鸟的纺锤形结构与酒腹的

空间、鸟体的平衡与酒器的稳定结构；另一方面是对

自然结构的改造创新，如鸟体与几何形器身的组合、

鸟喙开合形态与出水部件的结构设计等。两种方式都

使酒器在符合实际造物规律的同时尽显“鸟”意，让

形与器相互重叠、共生。 

3  鸟形酒器的设计之情：形与意的相辅相成 

造物之情，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符号，包含了人

类融入造物过程的情感和使用过程中器物带给人的

情感[9]。器之理的核心是设计的客观对象“物”，而

器之情的核心则是设计主体“人”。从符号学视角来

看：可将器物中的鸟形象视作一种符号，根据语言学

家索绪尔对符号的定义，鸟形的视觉呈现是符号的

“能指”即可感知的形式，而鸟形蕴含的文化语意则

为符号的“所指”即符号的内容。符号的本质就是“能

指”到“所指”，表象到意义的传达[10]，而仿生酒器

设计研究的深层目的就是传达动物形象在文化语境

中的内涵。鸟形酒器的造物之情，正是源自鸟符号的

呈现特征与其文化深意的历时性演变，来自鸟形与器

意的相辅相成。 

3.1  由庄严狞厉到自然灵动的审美尺度之意 

由前文对器物仿生形式的分析中能看出，商周鸟 

   
 

图 5  鸟首形流构造 
Fig.5  Structural sketch of bird’s head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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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酒器由酒容器向饮酒器发展，酒器与酒客间的距离

不断拉近。作为国之盛器的青铜酒器，在商至西周时

期具有浓厚的专权礼仪色彩，而鸟形酒器发展至礼制

松动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饮酒场合的变化由上层

使用的仪式用具转向生活饮器。这正应了古人所谓

“器随时代”的说法。商至战国时期，鸟形酒器功能

与形态体现出设计者由“神”向“人”的造物尺度思

考，器物中鸟形象符号的嬗变正是审美尺度从神本回

归人本的写照。 

3.1.1  威慑到亲近的鸟类题材变化 

鸟形酒器审美尺度变迁的首要表现因素是鸟形

题材的变化。器物中题材大致分成来源于自然的现实

禽鸟以及具有神话色彩的神鸟形象，现实禽鸟中有一

类鸮形在商代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作单独分析。文中

经过器物溯源，共收集到 29 件鸟形尊、23 件鸟形卣、

3 件鸟形盉以及 6 件鸟形杯，鸟形酒器中鸟形种类数

量的历时性变化见图 7。 

由图可见，酒器中鸟的题材具有由带有神圣意味

的猛禽鸮向自然禽鸟发展的变化特征。来自人类自然

幻想的神鸟通常给人以高贵、华丽的感受，作为普遍 

 

 
 

图 6  薛国故城出土鸟形杯 
Fig.6  Bird-shaped cup unearthed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ue State 

 

的祥瑞意向这类题材一直存在。此外，鸮鸟是商代鸟

形器最主流的题材来源，原始先民因其凶猛的外形和

善扑捕的习性，将其同战争、祭祀挂钩，由此出现了

带有宗教色彩的鸮图腾崇拜现象。作为夜行猛禽，鸮

外形凌厉凶猛，联想到其凄厉的鸣叫声，能诱发人们

震慑的心理感受。相比之下，后期主流的禽鸟如鸭、

雀等憨厚俏皮的形象就显得生动活泼许多。这类鸟与

非自然存在的神鸟和夜行鸮鸟相比具有与人类更亲

近的生活习性，具有自然的亲和力。“驯养家禽代表

了丰富的繁殖力”[11]，西周以后酒器中最多的鸭禽形

象，代表了人们对富足的生产生活的向往，寄托着人

们的现实希冀。 

3.1.2  稳重到灵活的视觉特征演变 

在了解鸟类题材历时性变化的基础上，通过观察

酒器中鸟类形象姿态的变化完善视觉特征的分析。商

周时期鸟形尊的姿态特征发展沿革见图 8，在同个角

度呈现了 28 例鸟尊身形特征的发展沿革。通过计算

其脖颈与身体水平方向的夹角作为动态程度的参考

依据，二者呈垂直角度则为站立姿态。由图可知，商 
 

 
 

图 7  鸟形酒器中鸟形种类数量的历时性变化 
Fig.7  Diachronic variation of bird species in  

bird-shaped wine vessels 

 
 

图 8  商周时期鸟形尊的姿态特征发展沿革 
Fig.8  Evolution of the posture characteristics of bird-shaped Zun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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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典型器形对比 
Fig.9  Comparison of typical shapes of vessels from Shang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s 

 

至西周时期，鸟形大多数呈自然立姿，仅有一例晋侯

鸟尊作立姿回首状。春秋战国时期，9 件鸟尊中有 7

件鸟形身体呈前倾或后仰的角度。商代鸮形器均呈现

庄重、稳定的静态形，且常呈昂首状，与其严肃庄严

的视觉特征相符；春秋战国时期的禽鸟形多呈动态

形，充满视觉张力，与其原形生动灵巧的形象特征相

符。整体来看，在商周时间范围内，鸟形呈现出了由

静至动的姿态变化，体现出由稳定到灵活的视觉效果。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典型器形对比见图 9，

比较其外形整体的视觉特征。自商代到战国时期，鸟

尊的体态逐渐自然舒展，形态的视觉方向由垂直变为

水平，动势逐步增强的同时鸟的身体线条塑造也逐渐

变得柔和。殷商鸮尊的爪部为尖锐而夸张的形状，鸮

尊的鸟翼处甚至有一盘踞的神兽形与翅的造型相融，

且周身布满商代青铜器特有的饕餮纹，使人感到诡谲

可怖；西周鸟尊相比之下整体显得温和许多，可仍具

有钩喙利爪的造型元素；至于春秋赵卿鸟尊，鸟形体

变得匀润有力，昂首挺立的鸷鸟姿态充满一飞冲天的

气势；战国鹅尊与春秋鸟尊相比则更显出些许俏皮的

韵味，仿佛一只正在水边嬉戏的水禽。通过四者细节

对比，可见这一时期鸟的装饰特征愈加明快，视觉观

感上由狰狞严肃慢慢变得稚气诙谐。 

鸟类题材变化带来的由威慑到亲近的心理感受，

以及鸟形体由庄重稳定到活泼灵动的视觉特征，共同

构成了商周鸟形酒器由狞厉到灵动的风格趋势，体现

了人们由肃穆到自然的审美趋向。 

3.2  由礼仪到日常的文化附丽之意 

文化附丽（利）价值，是指在造物具备了使用时

产生的舒适、审美功能以外，蕴含的文化附加功能[12]。

鸟形酒器由礼用走向日用的实用特征和由狞厉走向

灵动的审美尺度，本质上都来自时代语境中酒文化的

约束。其变化的特征，表达了人们赋予鸟形在饮酒过

程中从严穆信仰到浪漫希冀的情感文化要素。 

3.2.1  鸟意中的神权与君权 

商至西周，国家仍处于奴隶社会时期，权力等级

约束下饮酒场合集中在宫廷贵族举行大型仪式中，而

作为粮食之魂的酒，是祭祀、征伐、贵族宴飨等场合

中不可或缺的神圣饮品。在“器以藏礼”的时代，制

造精美、姿态威严的鸟形仿生酒器是至高地位的象

征，体现了君主、贵族对权利的宣示，以及对文化礼

仪的专属统治[4]。妇好墓鸮尊见图 10，是纪念文字记

载中第一位女将军“妇好”的一件容酒器。这位女将

军生前参与国家治理、主持祭祀，还曾带兵征伐，赋

予这件器皿如此英姿飒爽的造型正是以勇猛善猎的

鸮形与其骁勇的传奇经历相呼应，见证其权利与功

绩。此外，在殷商以酒祭神的虔诚仪式中，鸟形酒器

常用作裸礼等仪式的祭天酒器[13]，此时始于图腾崇拜

的“鸟”，充当了沟通天地的“信使”，代表了先民对

自然的依赖和对神灵庇佑的祈求。这种看似不切实际

的宗教行为实际上正是奴隶社会神权地位至高无上

的写照。商至西周时期的鸟形酒器，无疑是“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的物质载体，这时的“鸟”，是肃穆 
 

 
 

图 10  妇好墓鸮尊 
Fig.10  Owl zun of Fuhao T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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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圣的酒礼的具象表达，传达出此时酒文化中弥久

的君权与神权。 

3.2.2  鸟意中的生活情趣 

商代酒席重鬼神，周则重人文。东周时期，随着

奴隶制社会的逐渐瓦解，“礼”不再是上层专属，“鸟”

随着礼文化的变迁从肃穆的仪式中脱离出来。这一时

期自然禽鸟题材酒器的流行，正印证了这个时期鸟意

带来的审美文化偏好。此时的人们终于能够从繁冗的

酒礼中脱离出来，享受自我的精神情趣。随着漆器文

明的发展，“鸟”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蕴。

鸟文化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楚

人将自己的祖先祝融视作凤的化身，他们在楚文化的

巫风中追求自由、轻快的意向，此时器物中的“鸟”

充满了诡谲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怀。《礼记·曲礼上》

曰：“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招摇在上。”此时“凤鸟”“朱雀”等神鸟的意向仍然

具有礼的思想，但已不再那么神诡沉重，而是寄托着

人们“羽化登仙”的生存愿景[14]。战国鸟形杯见图

11。战国凤鸟双连杯见图 11a，是一件具有婚礼合卺

功能的鸟形酒器，主体呈轻盈的凤鸟形，双翼被两个

圆柱形杯取代，杯底相通，行礼的夫妻同饮一杯美酒，

寓意新婚二人共同生活的启程。又有雕刻成雏鸟状的

双足，传达着多子多福的祝福。战国鸟形漆木杯见图 
 

  
 

a  战国凤鸟双连杯              b  战国鸟形漆木杯 
 

图 11  战国鸟形杯 
Fig.11  Bird-shaped cup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11b，实用性强又生动有趣。以鸟首为流，鸟身为盖

的饮酒器，匀称圆满的展翅造型带有翱翔腾飞的灵动

韵味。此时酒器中的“鸟”传达的皆是生活情趣与吉

祥文化，在酒文化中的神性色彩消失殆尽，取而代之

的是浓厚的人文情怀。 

处于酒礼文明发展高潮期的商周时期，饮酒实际

是一种“文化行为”，其中鸟形符号由权利宣示到情

趣寄托的文化附丽价值实际超过了其适用的理性价

值，贯穿于鸟形酒器成型到致用的过程。 

4  动物形仿生酒器设计的情理思考  

4.1  商周鸟形酒器情理相融的设计路径 

鸟形酒器从结构仿生到“意”的传达，体现了先

祖在造物实践中将“情”与“理”融合的过程。通过

对商周鸟形酒器中情理二元的分析，能看出其造物过

程中是沿着由情至理的路径发展的，商周鸟形酒器情

理相融的设计路径见图 12。由于商周时期鸟文化的

特殊性，鸟的意向自器物诞生之前就被赋予了特有的

语意。造物者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结合鸟的时

代语意创造出了器物中的鸟“象”，在商至西周、西

周至春秋战国两个社会时期内，在酒礼文化由沉穆森

严到意趣横生的进程中，酒器中鸟形的情感约制因素

首先产生了；在对鸟形态的审美与文化嬗变的情感约

制下，古人将鸟形与酒器各部件的结构融合，使用青

铜、漆器等材质制造出适用于饮酒场合的酒器，呈现

了酒器最终完整的仿生形态。商周鸟形酒器的造物过

程归结来说，是时代文化中形成的“鸟意”融入“器

理”，形成情理相融的仿生形态的线性过程。 

4.2  现代设计情理和谐的设计启示 

商周鸟形酒器作为制造精巧的传统动物形酒器，

其情理相融的造物路径能够为现代动物形仿生酒器 

 
 

图 12  商周鸟形酒器情理相融的设计路径 
Fig.12  Design path of bird-shaped wine vessels in harmony with reason and emotion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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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生肖酒杯 
Fig.13  Chinese Zodiac wine cup 

 

的设计提供思路。现代酒器中融入动物形元素，丰富

造型的同时也能在饮酒过程中增添自然的意趣。然

而，现代酒器设计在物用功能与动物形的文化语意上

都与商周器不同，因此，此时的仿生设计路径需要在

学习、传承的同时寻找新的转变[15]。 

首先，古代鸟形酒器设计的理性思考，能够为现

代动物仿生酒器设计提供结构造型的设计思路。现代

动物仿生酒器需要以科学、合理为前提，重视动物形

与物用功能、结构的结合，古代鸟形酒器结构中鸟颈

与引流结构结合、鸟喙与出水流结合、鸟尾与稳定部

件结合等作用于酒器实用性的仿生形式，在现代酒器

中仍具有借鉴意义。可将与酒器部件位置、曲线形态

相符的动物体征融入结构设计，在完整表达动物形体

的同时增加酒器致用的合理性。生肖酒杯见图 13。

能作品牌生肖酒杯见图 13a，生肖酒杯细节见图 13b，

取生肖动物的头部圆形特征，在器底部以动物双耳、

鼻梁三点凸起作为支撑维持杯的稳定，且保证制造中

可一体成型。 

其次，古代鸟形酒器的设计之情是时代文化的产

物，其中肃穆的礼仪思想在现代固然不复存在，但鸟

形在人们日常使用中蕴含的美好生存愿景与文化意

趣依然发人深省。在现代语境中，使动物形象融入原

本呈简单几何形态的酒器设计中，除了审美的特殊

性，文化内容的巧妙赋予也关系到设计的合理与否。

能作品牌生肖酒杯（全系列）见图 13c，以十二生肖

作为动物形的来源，酒客可选择当下年份或自己属相

的杯子为饮具，增添了饮酒的趣味和仪式感。又有如

南京博物总馆推出的在传统鸡首壶造型基础上设计

的“咯咯极享”酒器，见图 14，在对原始器形的功

能、结构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借用“鸡”与“吉”同

音的特点带来了酒器的吉祥韵味，以当下依然具有共

识度的象征元素满足了传统造型与吉祥文化在现代

语境中的融合与创新。 

结合鸟形酒器的设计特征与现代造物的诉求，总

结现代动物酒器仿生的传承与转变因素如下： 

1）自然元素的“升级”。商周鸟形酒器的设计大

多整体延续鸟形体的特征，而现代酒器的设计则不应

仅是形象的简单挪用，其中器物之“象”的产生应当

是一种从认识到创造的过程。这种“升级”在结构功 

 
 

图 14  “咯咯极享”酒器设计 
Fig.14  Design of “Cluck and enjoy” wine vessels 

 

能与形态仿生中都十分重要。现代设计中需要将动物

形态进行提炼，获取现代酒器适用的形态。如前文所

述，为满足功能，需要以动物的生理特征与实用结构

的平衡为基础；在形态设计中，可凝练形体局部造型

或提取其中的曲线、色彩或者肌理等抽象元素来表现

动物形的特征，使动物形态与尚简的现代设计趋势相

适应。 

2）文化语境的赋予。商周鸟形酒器的文化语境

源于鸟在时代中特殊的符号意义，动物形象在古代造

物中常伴有特别的语意。文化语境的赋予为现代仿生

酒器造物提供了设计“动机”：可将十二生肖、节庆

文化等用户普遍接受又具有生活美好寓意的传统文

化符号赋予动物主题，比如年年有“鱼”、五“蝠”

临门的春节祈福语言，又如将喜鹊形象与七夕语境结

合、白兔形象与中秋语境结合等。这样新的语境使饮

酒过程充满共情性，将传统文化的美意融入日常意趣

的同时，赋予酒器形成系列的潜力，帮助设计不断再生。 

3）“情”“理”和谐统一的设计路径。现代酒器

较上层贵族专属的鸟形酒器而言，需要具有更强的普

适性，作为生活用具，此时的酒器需以用户实用为根

本，文化美意为内容，其使用中的实用巧思与饮酒时

的审美意境需要关联思考、互相制约。只有不断评估、

协调二者，综合考虑动物形象的语意表达与器物功能

结构的充分统一，才能使设计形态诞生于适用与美意

交融的情态中。以鸟形仿生酒器的设计路径为基础，

结合以上现代酒器设计的设计转变要素，总结现代动

物形仿生酒器的设计路径，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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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现代动物形仿生酒器的设计路径 
Fig.15  Design path of modern animal-shaped bionic wine vessel 

 

设计同样以自然动物形象为起源，从自然形态中

提炼出符合现代造物风格的动物形态元素；在设计准

备阶段，效仿商周鸟形酒器中鸟的语意特征，充分考

虑动物形在现代语境中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酒器独

特的动物文化语境；在设计实施阶段，根据动物形象

具有的文化情感价值，将实际物用结构与之结合，并

针对现代设计的诉求对形态进行合理性地评估与取

舍。造物设计由器“情”出发，在与功能结构的相互

制约、协调中达到适用与美意的和谐状态，进而使用

户在饮酒过程中对自然动物产生新的记忆。此外，设

计使用中需要对器物的用材合理性、造型适用性，以

及审美情感、文化特征进行考量，从而对器物形象提

出完善意见，使造物设计形成完整的循环体系。 

5  结语 

商周时期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社会形态制度

变迁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造物艺术是传统文化长

河中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商周鸟形酒器具有极高的艺

术价值，也因此在历史长河中大量流失他国，如今对

这类器物造物理念的研究是对流失的宝贵文明的追

溯和传承。鸟形酒器情理相融的特征是商周造物文化

的缩影，文中首先从鸟形与器身的共生之巧、鸟形与

器意的相辅相成两个角度，全面理解鸟形酒器由情入

理的仿生设计巧思。造物文化发展之今，器物中的精

神文化与商周相比已有了极大的丰富，却失去了传统

造物浓郁的文化意蕴。因此，文中进一步以鸟形酒器

的仿生路径为依托，结合现代酒器的新需求，总结“元

素升级”“语境赋予”“情理和谐”三点转变思路，给

予现代动物形仿生设计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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